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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大师 (1890-1947) 是当代中国佛教的著名僧

人、佛教改革家、佛学家，对当代中国佛教的发展影

响巨大。大师一生著作等身，留有《太虚大师全书》

约七百余万言，得文一千四百四十八篇，纂为四藏，

凡二十编。但“因为编纂工作必须于预定时间内完成，

不能更广事搜求，遗漏之处，在所难免 ；尤其是一般

酬应方面的文字 ：书信、序跋、题赠等，多贮于私人

的静室筴笥中，无法征集汇编，遗漏当必更多，这是

工作同仁，所引为遗憾的一点。”[1] 笔者曾经写过一篇

《太虚大师佚稿“〈肇论〉‘四句偈’解”研究》一文，

考证了太虚的佚稿《〈肇论〉“四句偈”解》[2] 的情况，

分析了为什么这篇文章没有被收入到“全书”里的原

因。现将发现的另一篇“全书”目录里没有记录的《佛

学的将来》一文之情况，做一简短的分析，以飨读者。

一、缘 起

重庆社会科学院杨孝容给笔者来信谈到 ：“在

《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中发现一本《佛学的将来》，

广州 1935 年印行，只有 18 页，现馆藏于广西图书馆。

《太虚大师全书》中没有发现，其他民国电子资源（料）

中也没发现，有可能是佚稿。”接着杨先生又贴上了

他从“全书”检索发现有一篇文章曾提到此书。现

将该文引录如下 ：

答广州某报记者问（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五

日在广州六榕寺）

问 ：法师对中国佛教进程之观感如何？答 ：中

国现在的佛教，在从清季衰落后的复兴过程中，但

同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一般，尚无确定之轨道。

问 ：世界各国佛教近势如何？答 ：印度虽为佛

教之发源地，但七八百年来久无佛教。而中国、高丽、

日本为一系 ；西藏、蒙古为一系 ；锡兰、缅甸、暹

罗又为一系，此三系近来都有流行欧美各国趋势。

问 ：佛教哲学与现代科学之关系如何？答 ：佛

教之万有缘生、如幻而无实体之哲理，得现今最进

步之科学为证明者极多。故佛学亦可谓科学的宗教。

拙著“佛学的将来”曾有论及。

从上可知，太虚接受《佛教日报》记者的采访时，

提到了“拙著《佛学的将来》”。

1935 年 4 月 10 日，《佛教日报》在上海创刊，

太虚任社长，范古农任总编辑。最初由邓慧载主事，

后改由胡厚甫主持。该报随顺时代、适应形势、宣

扬佛化，宗旨为指导世俗人士认识佛教，警策佛门

弟子修行，宣传各宗教义，联络佛教团体，促进佛

教教育，消融新旧意见，主张万善同归。主要版面有 ：

新闻、社会消息、专件、评论、格言、人范、文苑等，

该报能及时地反映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佛教动态。

该报不定期推出《中国佛学会上海市分会周刊》，刊

出一些佛教理论的文章。从 1936 年 7 月起，登载有

关中国佛教会问题讨论文章。1937 年 8 月 23 日，淞

沪战争发生，改为 4 日合刊一张。同年 12 月 28 日停刊。

太虚为该报撰写的《发刊题辞》曰 ：

今欲振兴佛教，予中国国家之前途，以及全人

类将来之莫大幸福，当有普通之宣传，揭示佛教真相。

一方使佛教徒认识自身，尽住持佛教、护持佛教之

责任；一方纠正一般社会人士之误解，未起信者使

起正信，于全世界人生途上，开一光明之大道。[3]

由上可见，这份报纸是以宣传佛教改革思想为

宗旨，以“唤起僧伽之自觉，改革僧制，去滥去愚

去俗”“示其佛教信徒所应守之范围”为目的，将佛

教的基本知识用与时俱进的观点诠释，把深奥的佛

教理论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将各地的佛教情况

介绍给群众，所以它是当时最通俗的佛教报纸。

太虚大师“佚文”
         《佛学的将来》考述

文  黄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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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 现

根据杨先生的提示，我们知道太虚大师生前的

确写过一篇《佛学的将来》的文章，笔者请中国政

法大学哲学系孙国柱帮忙寻找，最终找到了这本著

作（如图）：

以上六张照片，基本上概括了该书的特点，对

读者了解此书有重要的帮助。下面予以分别说明。

图一是此书封面，上面标明书名为“佛学的将

来”。另外特别提示 ：“太虚大师在厦门大学演讲，

芝峰记录”，由“香港佛学会印送”。也就是说此书

是在香港出版的。释芝峰（1901-1971），俗名石鸣珂，

字象贤，浙江温州人，1949 年还俗。曾在中国佛学

院执教，于 1971 年逝世。芝峰著作等身，文笔犀利，

主张佛教要进行改革，其文章主要散见于《海潮音》

《现代僧伽》《现代佛学》等杂志。他从日文翻译过

来的《唯识三十论讲话》《禅学讲话》等书甚受读者

欢迎。

图二是“太虚大师法像”，从太虚背后的背景来

看，这是在室内拍的照片。照片两边的文字是 ：“大

师之志在整理僧伽制度   大师之行在瑜伽菩萨戒本。”

图三是“太虚大师略历”，简单地介绍了太虚的

履历。文中开篇就说“太虚大师现年四十七”。[4]“略历”

是介绍了太虚 47 岁以前的事情，接着就介绍了从太

虚受戒习禅于八指头陀，到民国二十三年间的经历，

最后强调 ：“中国佛教近日为世界所重视羡慕者，咸

归功于大师云。”[5]

图四为正文首页，下面专门刊印了“在厦门大

学  太虚大师讲   弟子芝峰记”的字样，且文章名就

是“佛学的将来”。

图五是正文最后一页，上面标明“佛学的将来  终”，

为第 18 页。

图六是封三，除了记录“主讲者太虚   记录者芝

峰”之外，还出现了“校对者法航”。据传敬撰《法

航师往生传》云 ：“法师俗姓王，籍江西。”[6] 法航

法师是一游方僧，此书在编辑以后，他担任了校对。

可惜的是，他在此书出版前已经去世。此外，封三

还有 ：印送者流通处是“香港佛学会”，代印处“香

港华商书局”。出版日期为“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初

版”，说明此书（可称为“香港版”）是第一版，印

刷时间是 1935 年 11 月。

以上几张图版完整地说明这本书是存在的，而

且还流通过。

三、考 述

从这本书的内容来看，系谈佛教文化在世界文

化中的重要性，以及从哲学、科学和道德等不同的

方面做了阐述，它不可能被遗忘，但为什么没有收

入到“全书”里面，笔者带着这些疑问做了一些分析。

“太虚大师略历”提到“太虚大师现年四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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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照片是在他 47 岁之前所拍。文中最后强调 ：

最近，以港粤两地各佛教团体敦请南来弘法，

将在各大学及各佛教机关演讲，大师“志在整理僧伽

制度”“行在瑜伽戒本”。尤以挽救世运，指导人类

和平，建设人间净土，为其无尽之大慈悲行，中国佛

教近日为世界所重视羡慕者，咸归功于大师云。[7]

上述这些说法，并没有对这本书的缘起做充分

说明，只是强调了太虚的历史与重要地位。看来，

要想找到出处，还要另辟蹊径。

此书封面提示 ：“太虚大师在厦门大学演讲，芝

峰记录。”在正文的第一页里也提到了“厦门大学”

四字，也就是说“厦门大学”四个字才是我们要去

考察此书出处的最关键词，笔者查找了印顺法师编

纂的《太虚大师年谱》一书，发现太虚与“厦门大学”

有关系的是 ：

民国十五年（1926），大师 38 岁。

（十月）十一日，“大师乘德加大轮船启程回国。

与前厦门大学校长黄琬（孟珪）同舟，倾谈颇不寂

寞。”[8]（《自传》二十；海七、十一“事纪”）[9]

二十二日，“大师偕常惺、蕙庭等，赴厦门大

学参观，应约为讲‘缘起性空之宇宙观’，常惺记。”[10]

（《自传》二十）[11]

民国十九年（1930），大师 42 岁。

大师应厦门大学之约，往讲“佛学在今后人世

之意义”，芝峰记录。大师以为 ：

人类的文化，是依各宗教为集中点而彼此有歧异，

故主以耶、回、佛为三大文化总线索而研究之。欧美

澳以耶，亚西及非洲以回，而亚南亚东之文化，则以

佛教得以见其总线索。分别研究，再将三大系的文化，

镕冶在一炉，使之铸成为全人类瑰玮灿烂的新文化。

而近来之哲学，如新实在论之“中立元子”而“论理

构成”；唯用论之“纯粹经验”

而“知识雕成”，大师论为渐近

佛法之“诸法众缘生”与“诸法

唯识现”。[12]

民国二十二年（1933），大师

45 岁。

一月十八日，“大师辑‘慈

宗要藏’竣，为之叙（文）。‘腊’，

大师应厦门大学心理学会之约，

讲‘梦’，虞德元记。”[13]（记者“附

识”）[14]

以上是在 1934 年以前，太虚与厦门大学的交集，

前后有三次。

从上面的三次记录来看，第一次和第三次都是

讲得非常专业的佛教理论与泛谈世界哲学。这与文

化的《佛学的将来》沾不上边，笔者通过技术检索，

确实没有看到与《佛学的将来》内容相同的文字，

故基本可以排除这二次与《佛学的将来》有任何关系。

第二次，即民国十九年（1930）太虚在厦门大

学的演讲。按《太虚大师年谱》说，这次题目是《佛

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芝峰记录。这里出现的“三

大文化总线索”之关键词，就已经非常接近《佛学

的将来》的内容了，但是我们还不能确定《佛学在

今后人世之意义》就是《佛学的将来》，只有找到《佛

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这篇文章，并且作出比较之后，

才能最后给出答案。

为此笔者检索“全书”目录，发现《佛学在今

后人世之意义》收入在“全书”第十三编里，除了

主标题之外，还有副标题“十九年二月在厦门大学

讲”。既有“芝峰记录”，又有“在厦门大学讲”，也

就是说，至少有二个内容是与单行本的《佛学的将来》

是重合的，只要再对照一下内容，就可以确定二者

间的关系了。但是“全书”是在民国三十四年开始

编纂的，《佛学的将来》与《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

二者的内容完全相同，也不能说明二者间的关系，

它们之间还应有一个“第三者”存在，而且这个“第

三者”应该在时间上早于前两者，如此才能构成一

个完整的时间链。

在《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文尾，有“见海

刊十一卷四期”记载。所谓“海刊”，是指《海潮音》，

此刊为太虚所办，为中国佛教历史办刊最长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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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潮音》前身是《觉社丛书》。《觉社丛书》出版至

1919 年冬第五期时，读者来函请改为旬刊、月刊的

要求纷纷不已。适时大慈法师在杭州购得西湖南山

净梵院，潜修于西子湖畔。太虚亦有驻锡一年的打算，

于是议改觉社季刊为月刊，定名曰《海潮音》。

1920 年元月，《海潮音》乃开始创刊。[15]《海潮

音》是月刊，一年一卷，“十一卷四期”则是民国十

九年（1930）四月刊，《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就

刊在这一期上。然而随着不断检索，我们发现好几

种出版的《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和《佛学的将来》

之小册子，现按书名与出版年代的顺序，依次排列

如后。

再列举一些图片反映此书在 6 个不同时间印刷

的版本记录。

图七，是最早刊出《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

的《海潮音》十一卷四期封面，文章名就放在第一篇。

说明此文非常重要，是编者想推出的重点文章，否

则不会安排第一篇与读者见面。

图八，是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上海佛学书局于

1933 年出版的《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的封面。

这个封面在几个版本中做得最素雅、干净，凸显了

太虚大师的人格风范。

图九，是现藏于河南图书馆的汉口佛教正信会

印行的《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的封面。

图十，是现藏于广西自治区图书馆，由广州金

龙印务公司于 1935 年印行的《佛学的将来》。此版

的封面很特别，将太虚的文章题目放在最上面，而

把前面介绍“太虚和尚宏法略历”的标题放在了正

中间，好像这本书是专门讲“太虚略历”的。封面

右边是“太虚大师在厦门大学演讲，芝峰记录”，右

上角手书有“林校长惠存”。左面则有“广州佛教同

人欢迎太虚大师大会印送”。左上角还有“贵县佛教

会汇书”。左下角手书有“梁宪尧敬赠，三七、四、

六”。贵县即是现在广西的贵港，系民国时广西四大

城市之一。可知此书虽然为广东佛教界所赠，但是

这本书却流传到广西了。封面送书者“梁宪尧”疑

为贵县人，受书者“林校长”很可能是当地一位学

校的校长。据载，当时贵县已有佛教会，因此“汇

书”者即为佛教会。在封底还标示了“校对者因如”

（图十一）。出版时间为“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再版”，

仅比香港版晚一个月的时间。此书所附的“太虚大

师法像”（图十二）与香港版的太虚像又不一样，这

是太虚穿汉僧装所拍的正面像。这张照片的太虚看

上去略比香港照片要年长一些，大概此时因为太虚

在外面讲学，人比较疲惫，所以看上去有些老相。

虽然此书的封面与书中配的相片有自己的风格，但

是封底已经明确说了是“再版”，看来此书应该是香

港版的“再版”，但是，在封面与插页设计上则更显

自己的风格。

图十三，则是在 1945 年编纂的《太虚大师全书》

第十三编里的《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封面。（为

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由此可知，此书至少有过 6 个版本，第一个版

本《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发表在民国十九年四

月《海潮音》十一卷四期上（见图七）。第二个版本

（图八）和第三个版本（图九）仍然用的《佛学在今

后人世之意义》之名。第四个版本（图一）变成了《佛

学的将来》，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香港佛学会初版 ；

第五个版本是广东再版的《佛学的将来》（图十）；

第六个版本是《太虚大师全书》之《佛学在今后人

世之意义》（见图十三），这应是“自三十六年五月

二十日至三十七年五月三十日的编纂，已经功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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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16] 之最后一版。由此，我们基本厘清了这篇

文章的发表、印刷顺序，知道了它们不同时期的情况。

出版时间不一样的 6 个版本实为一个出处，它

们之间有没有什么改动呢？这也是笔者比较关心的

一个问题。由于它们最终是以《佛学在今后人世之

意义》和《佛学的将来》两个书名出现的，故我们

将此最早《海潮音》篇（图十四）与香港版（图四），

以及最后的“全书”篇（图十六）之三篇文章，放

在一起做了一个互校，最后发现，《佛学的将来》是

《海潮音》一文的直接翻印。“全书”本，则是在前

二本基础上的校改后的新本，故所谓三篇，实为二篇，

最后一篇才是有所改动的新本。

笔者细心地将两篇文章全部进行校

对，发现这二篇文章除了名字不一样外，

其内容完全一样。但是在“全书”里的

这篇，重新做了校对与编辑，并且在段

落划分上，也重新做了组合。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不仅二

篇文章原为一篇，而且在文字的改动方

面也不是很大。从改动来看，除了标点

以外，主要是在文字上做了调整。从总

体上来说，使原文变得更加精练，并且

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误，例如《佛学的

将来》原文的“学哲”被改回“哲学”

等等，但是也有不恰当的改动，例如《佛

学的将来》原文 ：“是使学哲作百尺竿

头，更进一步”，被改成了“重进一步”，

当然这只是小疵，不必多议。总之，“全

书”里的文字肯定比以前的文字要好多

了。

此外，汉口版的《佛学在今后

人世之意义》显示最后一页是“十

六”页（图十七），香港版的《佛

学的将来》显示最后一页是“十八”。

而佛学书局版的最后一页是“三

二”。前两者相差二页的原因，是

因为香港版前面有“太虚大师略历”

占了位置，并不是正文因为内容增

减而造成了页码的不同。佛学书局

版则是因为开本为小本，页码增多，

故最后成为 32 页。所以，六个版本同一内容的书，

一共有五个版本，即《海潮音》版本、上海书局版本、

汉口版本、香港（含广州）版本和“全书”版本。

四、结 论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 6 个版本不同时间发表的

实则为同一篇的文章，而且，又知道 6 个版本文章

有两个不同标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来，

既然太虚自己讲到《佛学的将来》，“全书”里面也

收入了太虚的讲话，也就是说太虚本人与编纂“全书”

的编者都应该知道有这么一本《佛学的将来》存在，

然而这本书却没有被编入，原因是什么？从学术上

讲，作为基础资料，编者应该对不能编

入的理由要讲清楚，告诉读者《佛学的

将来》这本书就是《佛学在今后人世之

意义》的另一个名字，这是对太虚、对

读者呈现的负责态度。可惜的是编者没

有做这件事，所以才给我们提供了要加

以考察的必要。

要说明这个问题，还要从“全书”

的编纂说起。据有关资料记载 ：“全书

的编纂，早在抗战期间（民国三十四年）

大师卓锡重庆汉藏教理院的时候。起初，

大师拟编印一部太虚‘学要’或‘评传’

之类的书，并责成尘空法师收集材料。

因大师讲述甚多，工作是非常繁重而费

时的。未几，抗战胜利，举国人民都在

新的希望下欢欣鼓舞，佛教整理委员会

也在太虚大师领导下，在政府的督促之

下，最终成立了，大师回到南京，倡立‘佛

教文化社’，以李子宽居士为社长，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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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为‘流通经教，编印高僧大德之言论著述，及发

行佛教书报杂志为职志’。而主要意旨，则在‘搜集

太虚大师所有言论著述，集成一大丛书，正名为太

虚菩萨藏……分期出书’（见《太虚大师丛书预约说

明》）。至此，大师著述之整理编纂，乃进入新的阶段，

并聘请重庆法尊，武昌苇舫、印顺，南京尘空法师

为编勘委员，分别各负一部分材料收集整理的责任。

大师特约北平杨星森居士来京，负责汇编校印，就

地出版发行。工作正待展开，并由佛教文化社发行

预约，希望于三十六年春刊行初编。”[17]

为此，“全书”编纂委员会找到印顺法师来做主

编，因为“印公既曾被大师举为编勘委员之一，居

武昌时，曾受大师命将《海潮音》《正信》等所刊文章，

勘过一次，并制有目录，及提供一些意见备为参考，

故对于全书的内容与数量，了解得很清楚，认为全

书约在六、七百万字，而搜集材料，校勘、抄写，

乃至编纂成书，非有四至五人集中起来，工作一年

不可。”[18] 农历四月八日，太虚大师荼毗日，大师弟

子齐集上海，大家一致公推印顺法师负起领导编纂

全书的责任，印顺选择宁波雪窦寺为工作地点，改《太

虚大师丛书》为《太虚大师全书》，原拟之《太虚菩

萨藏》，仍保留原名。对外征集材料，则改“编勘委

员会”为“太虚大师全书编纂委员会”。

太虚示寂时 59 岁，生前没有看到“全书”的出

版。“全书”搜集的材料大部分稿件都是借来的，“即

如发行二十余年，刊载大师著作最多的《海潮音》

月刊，也是向杂志社借用的，而先后出版的单行本，

也多无处搜购”。实在不得已时，再请人抄写。每篇

稿件，都经过几个程序才能最后定稿，如“不同版

本的校对（经论原文，则与清版藏经对校），标点，

察填撰著与讲说的时间地址，长篇文章前加写章节

项目，批画排印格式，重审复阅，归类，编次第，

计算字数，造每编总目录等。”主编印顺法师要求严

格，一再谆嘱 ：“每篇稿件，除了标点和更正错误外，

用字行文，必须力存其旧。尤其是大师亲笔写的文

章，不可随意增删 ；讲录稿，因为笔记者的文字巧

拙不同，非有伤题旨及认定确属有欠通允处，不必

多为删改。”一篇稿件至少须经过三至四次的校阅，

稍有所疑，立即请示，然后决定。印顺法师将“全书”

收集的每一篇文章，“都细心地保留其写作及登载的

时间和期刊数，这样一个贴切的远见，使得在贯穿

太虚大师的整个思想历程上，可以完整无遗地连贯

起来，同时也减少个人很多摸索的时间”[19]。

可知整个《太虚大师全书》从征稿到编辑都是

严谨和认真的，其质量也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但是

却将《佛学的将来》给疏忽了，这不得不说是“全书”

的一个遗憾。要想能够比较通畅地解释疏忽的原因，

笔者认为，大概只能用资料不全和注意力不够来解

释。“全书”的出版，太虚生前是知道的，印顺法师

也曾经受太虚的委托，为太虚在《海潮音》《正信》

上面发表的文章整理过目录，并提出过修改意见。

印顺法师住在武昌，奉太虚大师之命搜集太虚

的著作，编出目录是在哪一年？现在的史料没有说

明。我们只能根据一些记载来进行推测。民国二十

三 年（1934）， 太 虚 大 师 46 岁，6 月 25 日 抵 汉 口，

驻锡佛教正信会。26 日，大师于正信会，“开示‘学

佛之简明标准’，李慧空与周慧毓记”[20]。世苑图书

馆在武汉建立，图书馆成立研究部，分编辑、考校

二室，研究员有谈玄、尘空、苇舫、本光等人 ；其

后陆续来者，有力定、守志、印顺等人。第二年，

太虚一直在武汉和厦门等地游走讲学，此时“大师

已病，返上海疗治，感衰老剧增（致法尊书八）”[21]。

第二次是民国三十五年 （1946），大师 58 岁，3 月 20

日，大师由重庆飞汉口，驻锡佛教正信会。受武汉

缁素盛大之欢迎，于汉口正信会讲《维摩诘经》。

时世苑图书馆，日兵去而国军又来；院舍圮落。

众以不忍大师伤心，阻之未过江一行。[22]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底印顺法师到武昌，

一直住到二十七年（1938）到四川。民国三十五年

（1946）秋天，印顺法师从开封回到“武院”，十月

在武昌佛学院世苑图书馆讲 《从复兴佛教谈研究佛

学》。[23] 印顺法师编纂太虚大师的著作目录，应该就

在这一时期，因为这时“全书”的工程已经开始启动，

印顺法师被太虚大师推举为编勘委员之一，太虚大

师见过印顺法师编纂的目录。“全书”的目录应该是

在印顺法师编纂的目录基础上而形成的，美中不足

的是太虚早期撰写的文章没有被收录进来，而这个

“早期”应该是《海潮音》创刊前的这段时间。这时

太虚不仅写了很多佛教的文章，也写了不少非佛教

的文章，这些文章有的是在佛教刊物刊出，有的则

是在非佛教刊物上刊出，例如《〈肇论〉“四句偈”解》

就刊登在非佛教刊物《叒社丛刊》1915 年第 2 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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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篇文章也没有被收入到“全书”里面。

《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和《佛学的将来》出

版了至少 6 版，足以说明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与影响力，

及其受欢迎度，面对影响力这么大的作品，太虚很

可能会觉得将原本学术性较强的题目改成比较通俗，

更容易懂的题目可能会好一些。香港当时是英国殖

民地，也是传统文化影响不够的地方，所以此文要

在香港出版，改成通俗易懂的题目也是势在必行的，

所以《佛学的将来》之题目或许是太虚自愿提出的，

或是香港佛教会的编辑，根据文中的内容而新定的，

之后得到了太虚的肯定。此书出版时太虚大师正在

广东和福建等地讲经，他应该是见过这本书，而且

同意使用新书名，否则他不会向《佛教日报》记者

提起。印顺等人在编纂“全书”时，依据的资料是《海

潮音》，没有见到香港版与广州版的小册子，此时太

虚大师也离开了人世，故而《佛学的将来》就不再

被提起，这就让我们看到“全书”编纂时的一个小

小遗憾。笔者在这里只为太虚著作做一番小小考证，

供同行们参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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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9 全国佛教院校中观专业教师研修班在南京举行

本刊讯 2019 年 6 月 11 日至 15 日，由中国

佛教协会主办、江苏省佛教协会协办、中国佛学

院栖霞山分院承办的全国佛教院校中观专业教师

研修班在南京举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心澄法

师、宗性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宏度法师，

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院长隆相法师，中国佛教

协会教育培训部主任园慈法师等领导嘉宾出席了

活动。

宗性副会长在开班式上指出，中观学的阐释，

应始终坚持引领佛法修行，以无我利他的菩萨情怀，

践行大乘菩萨道精神 ；中观学的弘传，要注重将不

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区的中观学面貌整体加以对照

和关联，要全方位认知中观学的传播 ；中观学的当

代弘传，也要注意现代科学对宇宙、生命、人生相

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要将中观学诠释与当代社会知

识体系实现有机对接，启发大众从佛教中观学的角

度，认知宇宙、了解生命、认识人生。

在为期五天培训时间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

长心澄法师、中国人民大学张风雷教授、东南大

学董群教授、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向学法师等为来

自全国 32 所佛教院校的 60 余名学员授课，围绕

“中观学”的主题，详细辨析了印度“中观学”原典、

祖师思想，深入解读了中国佛教古代高僧对“中

观学”的接受、吸纳、中国化的历程。

                                                         （妙  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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